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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

学院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中国
学员有的只读过几年书，刘亚楼这位红军中
的“大知识分子”，初中也没读完。从数理化
基础课开始，记公式，背定理，做作业，其难
度又不同于跟小鬼子拼刺刀。而这一切的前
提，当然首先是学习俄语。

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了“瞎子”、“哑
巴”，连饭都不会吃了。饭堂食谱上，都是“洋
字码子”。刘亚楼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
于学习外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在刘亚楼眼里苏联人都是老师，见人就问，
连说带比划，他又聪明，自然长进很快。

开头在外籍学员的特别部学习，半年后
正式进入学院，与苏军学员共读。俄语现买现
卖，文化课是速成的，课程内容倒不算陌生，但
层次高，系统性强，土八路就有点跟不上。而教
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内容讲完，不会
照顾谁，就更增加了难度，许多时候连课堂笔
记都记不下来，课后用大量时间拾遗补漏。
第二学年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一是有比较

充裕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更多的学术期
刊、专著。二是在以年级为单位的课堂上，刘亚
楼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那问题也常
令教员耳目一新。在合同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
讨论中，他的观点、主张常受好评。刘亚楼是较
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
的中共将领之一———有后来的实践为证。

!"#!年 $月 %&日凌晨，德国军队突然
袭击，侵入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德军的重要目标，当然是占领莫斯科。
关于德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还
会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老路，沿着乌克兰和顿
涅茨河流域东进，一路占领经济作物地区，
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和高加索
的石油，逼近莫斯科。
苏军将帅没有疑义，刘亚楼觉得不妥。
'"()年 (月，林彪在山西隰县被晋军误

伤，到苏联疗养，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库契诺
庄园。伏龙芝军事学院培训外籍学员的特别

部，也设在那里，在特别部学习结束
后，刘亚楼仍是那里的常客。

刘亚楼和林彪分析研究，认为乌
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较多，
拿破仑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选择这
条路线自有许多便利。而希特勒德军

是机械化部队，从白俄罗斯到莫斯科距离最
近，更适合希特勒的闪电战。两个人把自己
的见解报呈共产国际，待到被实践证明后，
自然被刮目相看，据说斯大林亦赞赏有加。
消息传到中国，版本有些变化也属自然，

待到林彪“永远健康”时就神乎其神了。说斯
大林要用 *个师的苏军换林彪，还说要用 '*

个（还有说 (个、*个的）苏联将军换林彪。
比较准确的情况是，'"$+年春，空军在

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讲了这件
事，但他并未提及自己在其间的作用。

'",*年 )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
楼随苏军到大连，供职警备司令部，化名王
松。'%月初的一天，大连市委书记韩光，邀请
刘亚楼参加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控诉
日军、汉奸罪行。一个身材修长、脸庞俊俏，
明显带着俄罗斯血统的姑娘，声泪俱下地控
诉后，呼吁人们警惕日伪残余势力造谣、破
坏，号召大家为恢复、发展生产尽心尽力，会
场上不断响起口号声和鼓掌声。
“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刘亚

楼随手在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韩光。韩
光告诉刘亚楼：她叫翟云英，是香炉焦小学
教师，大连市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
刘亚楼问：她是俄罗斯人？韩光道：算半

个吧。他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一言难尽，一个苦命的姑娘。又道：王少校，你
是不是看上她了？刘亚楼点点头，又摇摇头。

像他这样的干部（包括本书中的几位名
将），许多是在延安结婚的。枪林弹雨中冲杀
到那里，自然法则已经到了甚至过了这一站
了，又有那样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进入
抗大训练部长视野的，是第二期学员员凌漪。
刘亚楼赴苏学习，员凌漪留在延安。'",'年 "

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
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
卫国战争。而天各一方的员凌漪，听说刘亚楼
牺牲了，十分悲痛，后来再婚了。之后，刘亚楼
与陪伴贺子珍在苏联休养的苏兆征之女结
婚，并生有一子，后来也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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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杀人动机是什么

“动机仍然可能是偷窃。”雷斯垂德坚持
道，“还有那五十英镑和那串项链需要考虑
呢。如果它们不在这里，会在哪儿呢？”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您会在伦敦桥巷

的某家当铺找到那串项链。死者刚从那里回
来。看样子显然是凶手拿走了那笔钱，但我
认为这不是犯罪的首要原因。也许
您应该问问自己，房间里还有什么
东西被拿走了。这是一具身份不明
的尸体，雷斯垂德。您知道一个来
自美国的游客应该带有护照，和一
封交给银行的介绍信。我注意到，
他的钱包不翼而飞。您发现他在旅
馆登记用的是什么名字吗？”

“他称自己是本杰明·哈里
森。”“这当然是目前美国总统的名
字。”“美国总统？那是，那是。我也
发现了。”雷斯垂德皱起了眉头，
“不管他选择什么名字，我们都知
道了他的确切身份。他是来自波士
顿的奇兰·奥多纳胡。您看见他脸
上的伤疤吗？这是枪伤。关于这点
您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福尔摩斯转向我，我点了点头。“这毫无

疑问是枪伤。”我说，“估计是一年以前的。”
“这和卡斯泰尔跟我说的事情正好吻

合。”雷斯垂德得意地说出他的结论，“在我看
来，整个悲惨的故事已经有了结论。奥多纳胡
在波士顿出租房屋的枪战中受了伤。与此同
时，他的孪生哥哥被杀死，于是他来到英国伺
机报仇。这就像铁板钉钉，明摆着的事。”
“在我看来，如果按您所说，那么杀人凶

器是块铁板也是明摆着的事。”福尔摩斯提
出了异议，“那么，雷斯垂德，也许您能向我
们解释一下：是谁杀死了奇兰·奥多纳胡？杀
人动机是什么？”“嗯，最明显的嫌疑人就是
埃德蒙·卡斯泰尔本人。”
“可是谋杀发生时卡斯泰尔先生是跟我

们在一起的。而且，看到他发现尸体时的反
应，我真的认为他不会有动手杀人的勇气和
意志力。况且他并不知道他要杀的人住在哪
里。据我们所知，‘山间城堡’没有人知道这
个情报，因为我们也是在最后一刻才了解到
的。我还要问您一句，如果这真的是奇兰·奥
多纳胡，为什么他香烟盒上印的姓名的简写

字母是-.呢？”“什么香烟盒？”“在床上，被
床单挡住了一半。这无疑解释了凶手为什么
也没有发现它。”

雷斯垂德找到那个烟盒，粗略地检查了
一下。“奥多纳胡是个窃贼，”他说，“所以这
很有可能是他偷来的。”
“那么他偷这烟盒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这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锡皮做的，
上面印着字母。”
雷斯垂德已经把烟盒打开了，里

面是空的。他啪地合上烟盒。“这都是
毫无意义的空话。”他说，“福尔摩斯，
您的问题在于，总是喜欢把事情搞得
复杂。我有时怀疑您是故意这么做
的。似乎您需要罪案接受您的挑战，
似乎案情必须不同寻常才值得您去
破解。这个房间里的死者是个美国
人，他曾经在枪战中受伤。他在斯特兰
德大街被看见过一次，在温布尔顿被
看见过两次。如果他确实光顾过您说
的那家当铺，我们便会知道他就是那
个盗窃卡斯泰尔家保险箱的贼。然后，

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很容易解释了。奥多纳胡无
疑在伦敦还有别的犯罪联系人。他很可能招来
其中一个帮助他复仇。但是两人闹翻了。另一
个人拔出刀子。结果就成了这样！”
“您能确定？”“要多确定有多确定。”
我们走出旅馆前门，来到大街上，然后

转入那条狭窄的、扔满垃圾的小巷，那个被
害的美国人的房间就对着这里。小巷中央可
以清楚地看见那扇窗户，窗户底下放着一个
板条箱。显然，凶手是踩着箱子翻窗进屋的。
窗户本身没有锁，从外面很容易推开。福尔
摩斯潦草地扫了一眼地面，那里似乎没有什
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我们一起走到小巷的
尽头，一道高高的木栅栏后面是一片空旷的
院子。我们从那里返回到大路上。这时，福尔
摩斯陷入了沉思，我从他苍白细长的脸上看
到了不安。
“你还记得昨晚那个叫罗斯的男孩吗？”

他说。“你当时认为他有事情瞒着我们。”
“现在我对此确信不疑。从他站的地方，

他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和小巷，我们俩刚才都
看见了，小巷尽头是堵死的。因此，凶手只能
从主路进入旅馆，罗斯很可能看见了他是
谁。”


